
萧 友 梅 业 绩 之 一 二

萧 淑 娴

今年一月七 日是我叔父萧友梅先生诞辰百年
， 《
音乐研究

》
编辑部希望我写篇文 章 以 志

、

纪念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们的音乐事业有了很 大 的发 展

，

人 才 济

挤
，

成绩赫赫
。

抚今思昔
，

人们 自然会念及对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萧友梅

先生
。

叔父萧友梅在世五十六年
，

短暂的一生为音乐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这里
，
我作为一

个后继者
，

把叔父的事绩略写一二
，

提供研究者参考
。

由于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多变
，

叔父的一些音乐理论著作
、

音乐作品
、

文稿笔记
、

日记
、

书信

等等己经散失
，

下落不明
。

残存在我手边有他用德文写的
《
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

研究
》
这一著作

。

叔父曾因这部著作考得德国菜比锡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
。

可惜的是这部著

作
，
至今尚未译为中文

，
以致我们不能通过这篇论著

，
了解他对中国过去的音乐文化所做的

研究
，

不知道这部著作对于我国今 日音乐文化还能起什么作用
。

幸而他遗留下来一册为写这

篇论著的中文笔记�约二十余万字�
。

从笔记中可以窥见他写这部著作前所做的准备是非常充

分的
。

他在国外图书馆浏览过的书籍十分可观
，

主要有朱载埔的
《
律吕精义

》 、 《
乐律全书

》 、

《
律吕新说

》 ，
陈阳

《
乐书

》 ，

蔡元定
《
律吕新书

》 ，

黄佐
《 乐典

》 ，

韩邦奇
《 苑洛志乐 》 ， 《

乐律总

部汇考
》 、 《

清宫典图
》 ，
以及晋

、

唐
、

宋
、

辽
、 一

金
、

元
、

明
、

清各朝代乐志
，

等等
。

笔记中还

抄录了各朝代各类乐器大小结构尺寸 �性能
、

音域� 各朝代宫廷用的乐队 编制
、

演 奏 者的人

数
、

主要乐人�歌者舞者�名称职务
、

主要乐曲名 目
，
以及各代有关音乐理论

、

乐律论述等等
。

通过这笔记
，

可知他学识的渊博
。

·

叔父的著作
，

除了大量遗失之外
，
即便是已出版的

，

也残缺不齐了
，
音研所齐毓怡同志

以极大的热忱到各处奔走搜集到约五十余篇散见于各音乐刊物或报刊的论文
，

整理成了一本

论文集
。

从他的论文著作和他在音乐教育上的实践
，

可以了解到他是有一整套复兴民族音乐

豹思想与看法的
。



禅

追溯他的复兴中国音乐教育的思想
，

要从他少年时代说起
。

在他为一份屐历表填的自传

上写着�“
自幼从父读书

，

在澳门居住十年
，
时闻邻近葡萄牙人奏乐

，

羡慕不置
，

然未能有机

会学习也
。

十六岁人广州时敏学堂
，

十七岁赴 日本东京留学
，

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之附 中
，

东京音乐学校肄业
、

毕业
，

中学后
，
经过法政大学之高等预科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

，
同时仍在

东京音乐分校习钢琴
，

二十四岁帝大毕业后返国
，

曾在北京任部视学二年
。

民国元年春任南

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

五月至十月任广东教育司科长
，
十一月由北京教育部官费赴德留学

，

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国立音乐院专攻 音乐 理 论及教育
，

民国五年毕业
，

并在大学考得哲学博

士学位
。

后转人柏林大学及私立星氏音乐院 ����
������� ������ �������� ��� ������研究

，

时值欧战方酣
，

延至民国九年始能返国
，

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创设音乐科
，

又在北京大学创办音乐传习所
。

民国十六年一月在护与蔡孑民先生创办国立音

乐院
。

十八年音乐院改组为音乐专科学校
，
后被任为校长扩

，

读他的自传
，
知道他在十七岁才开

始学习西方音乐
。
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大力提倡学习西欧文化

，

青年们学习欧洲音乐己开始

萌芽并设有模仿欧洲学制的专门的音乐学校
。

在他留学东京的八年间
，

他没有间断过学习音

乐�钢琴
、

声乐等课�
。

然而这 阶段学习西方音乐不能使他完全满足于在音乐领域里求得更广

更博的愿望
，

毕业回国后
，

正值辛亥革命前夕
，
我国封建王朝正趋于崩溃没落大动荡阶 段

，

为了避免清政府发现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 ���� 年在日本发起的同盟会的身份
，

于是 他 在清

廷学部任视学官
。

辛亥革命胜利了
，

清帝逊位
，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政府总统

，

任命叔

父在总统府为秘书
，

但不幸的是
，

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
，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了
，

当时孙

先生询问秘书处各人志向
，

叔父表示希望赴德继续深造
。

他的愿望得偿了
，

他得到赴德留学

的公费
，
这年他整 �� 岁

。

在总统府任职的时间虽然短暂
，

但他 目睹耳闻总统府中派系众多
，

纷纷挠 挠 的 政客官僚

中
，

有识者客客无几
，

越觉得做官没有意义
，

虽则他有机会可以取得中山先生介绍他做个什

么官职
，

他考虑的结果
， �

仍是选择德国作为再度出国深造的 目的地
。

在 日本留学八年间他接

受的主要是德国名作家
、

作品的熏陶
，

如� 巴哈
、

海顿
、

亨德尔
、

贝多芬等名人作品
�

更激

发他的崇往
。
他和我父亲商量

，
父亲支持他的深造志愿

。

父叔二人
，

年龄上虽然相差 八 年
，

但兄弟感情笃厚而且是很知己的
，

因此父亲对叔父的志愿不仅给予精神的支持还给予经济上

的资助
，

叔父留学 日
、

德时
，
父亲总以他经济收人的四分之一汇给叔父作为学习购买书籍之

用
，

因为父亲能体会到他有复兴中华民族音乐的宏愿
，

并器重他的为人
。

���� 年他在莱比锡同时就学两处
�
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 ���� 年到 ����

年在柏林皇家大学哲学系及私立施特恩音乐学院学习
。

他在这四所音乐院校学习的课目极为

广泛
，

除了作曲专业的对位
、

赋格
、

作曲法
、

钢琴配器法
、

指挥法
、

古谱读法之外
，

还学习

哲学
、

教育学
、

伦理学
、

心理学
、

音乐史
、

音乐美学
、

音乐风格学
、

歌剧史
�

还有比较人类

学
、

音乐比较学
、

学校组织法
、

管理法等等课程共有四十多门课
。

由于他勤奋 好学
，

孜孜不

�



倦
，

使他具备了深厚渊博的学识
。

他的博士论文
《
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

》
得到

李曼��
�

�
�

�
�

��������
、

沃勒�������和康雷第 ���������三位著名教授主持口头答辩
。

在

这阶段
，
他有幸直接向著名音乐理论家李曼

·

谢林 ����������以及钢琴家泰许莫来 ������
�

�������学习
。

由于他有深厚广博的音乐学识
，
又通晓 日

、

德
、

英
、

意
、

法各国文字
，
对中国音乐千余

年来发展缓慢的原因
，
作了深入的探讨

，

并和西方音乐的发展相比较
，

从而得 出 坚 定 的信

念
，

认为如要使中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
，
使之无愧于文化古国的盛名

，

首先必须立足在音乐

教育上
。

建立音乐教育机构
，

培养合格的音乐人才
，

师范与专业人才并重
，

有了各方面的音

乐人才
，
音乐这门艺术才能得以发展

，
才能对国民文化教育有助益

。

他自 ���� 年初春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返国到 ���� 年因病逝世于上海
，

在他献身于音

乐教育事业的二十年间
，

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
、

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 习

所
、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科并且首次创办了小规模的中国现代第一个管弦乐队
，

而且是

中国人演奏
、

中国人指挥�由他自己本人指挥�
。

在这些音乐机构中
，
他不仅负责筹办行政 事

务
，
而且还亲临教学第一线� 讲课辅导乐队排练

、

合唱指挥之外还要编写他进行教学的科目

的讲义
，

如�
乐理

、

和声学
、

音乐史等课以及教学需要用的歌曲
、

合唱曲等等
。

在北京时还

创作了
《
新竟裳羽衣舞曲

》
钢琴及管弦乐队曲

，

大合唱有
《
春江花月夜

》
及

《
别校辞

》 。

在北京

时
，
他利用每年暑假与他在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结识的词人好友易韦斋先生合作写下为不

同程度学生们用的歌曲� 《
今乐初集

》
及

《
新歌初集

》 以及为初中
、

高中编写的六册
《
乐理教科

书
》 � 三册为

《
新学制歌唱教科书

》 � 钢琴
、

风琴
、

小提琴教科书各一册
，
此外他还发表过数

十篇论文于各音乐杂志上
。

他在北京从事新音乐教育活动的七年是他精力最旺盛
、

创作论述也最多的一个阶段
。

不

幸的是那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
不重视艺术教育

，

伤令将北京的音乐教育机构一律停办
，

致使

他协淡经营
，
用心血浇灌的这些音乐教育之苗终于遭到夭折

。

在这种令人仿心的形势下
，
幸而

得到当时在南京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
，

在上海终于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音

乐院
，

由蔡先生兼任院长
，

友梅叔父任教务主任
。

我国第一次有了独立于其他科系的专门学

习音乐的机构
，
为我国音乐教育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

从创办时起
，

这所音乐院五十多年来
，

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
。

成为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一所中国高等音乐教育

学府
。

在上海办音乐学院的十三年间
，
虽然是始作也简

，

规模小
，
经费少

，
但是凭着他的坚强

毅力
，

克服了种种困难
。

在抗 日战争中
，

新建立起来的音专校舍被毁了
，
音专 几 次 搬 迁 校

舍
，

在艰苦异常的情况下他始终不逾地维持着这朵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花
，

尽管困难重重
，

没

有动摇他办音乐教育的信念
�

也没有影响教学质量
。

直到他病重前
，
他还没有离开教学第一

线工作
，

亲自讲授他著的
《
旧乐沿革

》
及

《
朗诵法

》 。

�

执



禅

二十年代
、

三十年代
，

友梅叔父在音乐上的功绩是多方面的
。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音

乐教育事业上一个实行者
，

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者
。

政治上
，

他信仰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

想
，

在哲学上他遵循蔡元培以
“
美育代宗教

”
的思想 自由原则

，

是主张进化的
。

在德留学七
、

八年间
，

他深受德国音乐学者严肃治学精神的感染
，

习于用科学的头脑去解剖分析中国音乐

落后于西方音乐千余年的原因
。

他感叹中国自周
、

唐两个朝代在历史上音乐曾经起过非常重

大作用
，

为什么自周
、

唐以来中国音乐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差距那样大呢� 他总结了我国音

乐不发展原因
，

认为� “
吾国音乐之无进步

，

不外出于下列四端� 记谱法之不精确
，

不统一
，

一也� 偏重技术
，

不重理论之研究
，

二也� 教授法之泥古�即偏重听学
，
不重视看谱�与守秘

密
，

三也� 历代向无真正音乐教育机构之设立
，
四也� 故业虽有少数名师

，

大都不能传其技

于其门徒
，

以致虽有名曲
，

竟至失传
” 。

他认为
� “
中国音乐教育已停顿了一千多年

，

拿来同

西方音乐比较
，

当然事事不如西方音乐的进化
，
所以西乐理论都应该学习介绍进来… … ”

又

说
�“
一千多年没有把乐器

、

乐谱
、

教授法
、

作曲法进行改良
，

所以在记谱法上
，

技术上
、

体

裁 上
、

和声上都 没 有进步
，

因此许多活泼
、

雄壮复杂的乐曲都做不出来
，

既然做 不 出来
，

于是现有的乐曲便偏于轻美
、

简单
、

迟缓的几方面
，

而缺乏快活
、

雄壮
、

浑厚健康 的几 类
。

乐器没有改良
，

发出的音既不够用
，

乐器的音量又不够宏大
，

因此写出的音乐不易激动群众

的情绪
” 。

又说� “
与其说复兴中国旧乐

，

不如说改造中国音乐较有趣… …有留其精美
，

去其

渣滓
，
用新形式表达之的有意义

。 ”
�以上见与友人信稿

。

�

����年春他回到祖国时
，

大都市内除了教会办的学校有些音乐科目
，

但所教的 音 乐 内

容
，

不外是唱宗教赞歌
，

也教点钢琴
、

管风琴� 在教堂里也可以听到宗教音乐而外
，
至于中国

政府办的师范
、

中学
、

大学中的音乐课目是不存在的
。

叔父虽不主张全盘西化
，

但认为发展

中国新音乐
，

培养音乐师资是当时首要的任务
，

在音乐教育上
，

他主张教 学 课 目
、

学 习访

法必须学习西方进步的方法与制度
，

同时也要学习民族的音乐
。

当时 我们在大 学 音 乐 科 学

习
，

学生们除学习钢琴外
，

都要学一
、

二件民间乐器
，

在刘天华先生指导下每学期都要举行

演奏会以促进学员们学业上的进步
，
我们在音乐会上都是既演奏钢琴又弹琵琶及二胡曲独奏

成合奏的
。

他还认为古乐不能流传到今的三大原因
� 一是教授不得法

，
以听觉为主要方法

，

人死曲

亦随亡� 二是记谱法不一致
，

同一乐曲
，

记谱各家不同
，

乐曲因而无一定标准� 三是学音乐

者限于某个阶级不能学校化
、

平民化
。

为了记谱法的缺欠
，
他曾写过好几篇论 文 谈 到 此 问

题
。

学者如果认真研究他那篇
《
古今中外音阶概说

》
会对古今中外音乐文化在漫长历史过程中

应用过的音阶和由此产生的不同民族国家的音乐作品加深理解
。

尤其重要的是他用五线谱将

名 目繁杂的自五代就发明的八十四调的音阶和外来的各种音阶列为一 目了然的图表
，

后人通

过应用这个图表
，

在译古代乐谱时就容易方便多了
。

他在
《
乐艺

》
�第一卷第三号�上有篇论文谈九宫大成所用的音阶

，

他还在这本杂志上发

�



表了他译为五线谱的十余首昆曲
，
在他的遗稿上还有一册从

《
元人百种

》
中译为五线谱的带唱

词及伴奏过门的戏曲共有百余首
，

此外还译京剧约百首
。

他不仅对昆曲曲调有兴趣
，
对元

、

清的戏曲音乐也有兴趣� 他做这些准备工作是想深人地从现在还盛行的活着的戏曲音乐中探

索音乐宝藏
，

使之能更好地发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新音乐
，

从他做过的这些研究功夫中
，

我

们是不会得出他只是偏重西乐的结论的
。

他的主要目标是想要我们音乐工作者 �无论是搞理

论研究
、

作曲
、

器乐演奏的�在学习方法与制度上采用西方科学系统的教练方法与教学制度
，

最终达到创作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新的音乐
。

我对叔父勤奋一生所做的音乐上的贡献
，
只能写点个人肤浅的认识和个人受他教育的回

忆
，

他的业绩
，
凡是在京

、

护两地音乐院校受过他熏陶的人
，

都会有公正的评价
。

����年 � 月 �� 日
，
是上海音乐学院创校五十五周年纪念日

，

在校园里为萧友 梅 博 士

树立了半身铜像
，

像是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亲手塑制的
。

在铜像建成的剪彩仪式上
，

贺

绿汀院长
、

丁善德副院长热情致词
，

全国各音乐院校领导及著名教授
、

艺术家
、

演奏家数百

人荟萃一堂
，

加上上海音乐院新老校友三千余人
，
冒着绵绵细雨

，

参加了这次剪彩仪式
。

见

到那种热情高涨的感情
，

使人永铭于怀
。

死者有灵
，

当庆幸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音

乐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

友梅叔父将为复兴国乐的愿望得以实现而含笑九泉
。

千辛万苦不辞劳
，

历尽沧桑护乐苗
。

今 日百花吐艳色
，

国际乐坛树英豪
。

多找 乡于乏兰找乡找乡找分�孚找孕峨饭〕于定享弓减〕，成琴诬�多长多王斌兰幸咬孙套城〕长乡械多�扮成勿城爹弓暇鱿《 誉�成封《 鱿城女械兰沼芝于玉戈多弓城主弓哎封城垂令拭爹喊知减李械蒸今成考弓城动《 洲叹

�上接第��面�

���桑桐为开拓五声性的和声领域而不遗余力
。

他用各种不同体制
、

不同风格
、

不同手

法的和声语言和五声性旋律相结合
。

从旋律与和声的关系来说
，
他除了大量运用二者相一致

的方法外
，
还对二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的方法 �如例 �

、

�� 是五声性旋律与增三和弦相配合
，

例 �是有调的五声性旋律与无调的和声相配合等
。

�进行了大量的尝试
，
探索两种不同体制结

合的可能性与不协调反衬的美
。

由于他博采众长
，
兼收并蓄

，
为五声性的和声广辟新途

，
因

此他的和声活动空间就相对的辽阔
，
在他的和声调色板上就五彩缤纷

。

���桑桐的每一首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质与民族风格
，
所以在和声上也必然追求与

之相适应的和声风格与手法
。

大胆借鉴但更在消化
、

改造
、

融汇贯通上下功夫
，
以便做到

“
为我所用，’�

我觉得桑桐的和声路子宽
，
手段丰富

，
值得参考学习

。

他追求民族风格并为使民族风格

获得新发展而独辟蹊径
、

推陈出新
，
为发扬古老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
为攀登世界音乐高峰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

�

场


